
一
、
春
神
的
禮
物          

佚
名 

 
春
雨
細
細
綿
綿
一
連
下
了
好
幾
天
，
靜
悄
悄
地
染
濕
了
地
上
的
泥
，
染
濕
了
泥
上
的
草
，
染
濕
了
草
旁
的
樹
，
染
濕
了

樹
後
的
山
。 

山
變
得
更
遠
了
，
樹
變
得
更
高
了
，
草
變
得
更
綠
了
，
泥
變
得
更
豐
沃
了
。 

 
 

雨
一
停
，
彩
虹
從
山
後
伸
出
彎
彎
的
手
，
向
太
陽
打
招
呼
；
鳥
兒
站
在
樹
枝
頭
啄
啄
羽
毛
鼓
鼓
翅
膀
，
準
備
再
上
路
；

小
蚱
蜢
從
草
叢
裡
跳
出
來
，
腿
上
掛
著
一
串
發
亮
的
雨
珠
；
還
有
一
群
小
竹
筍
，
比
賽
誰
先
鑽
出
厚
厚
的
泥
土
，
能
第
一
個

看
見
美
麗
的
春
神
在
竹
林
裡
起
舞
。
當
小
竹
筍
們
努
力
鑽
啊
擠
啊
扭
啊
爬
啊
，
終
於
露
出
了
尖
尖
的
帽
頂
時
，
路
遠
遠
的
那

頭
，
果
然
出
現
了
一
位
春
天
的
女
神
。 

 
 

她
戴
著
同
樣
的
尖
尖
帽
，
讓
小
竹
筍
們
覺
得
好
親
切
；
她
腰
間
垂
掛
著
一
片
裙
襬
，
走
路
時
左
右
搖
盪
飄
逸
，
讓
小
竹

筍
們
看
傻
了
眼
，
呆
呆
立
在
泥
中
，
一
動
也
不
動
；
還
有
她
的
身
後
，
跟
隨
來
了
一
個
小
花
童
，
是
負
責
分
送
春
天
消
息
的

花
仙
子
，
小
竹
筍
們
都
暗
自
希
望
能
與
她
為
伴
，
參
加
這
場
饗
宴
。 

 
 

春
神
愈
走
愈
近
，
愈
走
愈
近
，
走
近
了
竹
林
裡
，
變
成
了
阿
媽
。 

 
 

尖
尖
帽
原
來
是
斗
笠
，
飄
盪
的
裙
襬
原
來
是
手
中
搖
晃
的
麻
袋
，
阿
媽
走
進
竹
林
裡
，
為
了
採
春
筍
而
來
。
我
悄
悄
跟

著
她
，
走
進
了
春
天
的
另
一
個
舞
台
。 

 
 

高
高
的
竹
子
挺
著
綠
綠
的
腰
桿
子
，
六
七
根
一
組
簇
立
在
堆
起
的
小
土
丘
上
，
像
準
備
分
組
比
賽
的
小
隊
員
，
正
聚
在

一
起
討
論
表
演
的
節
目
。 

 
 

風
兒
一
進
場
，
竹
葉
響
起
了
啪
！
啪
！
啪
！
的
熱
烈
掌
聲
，
鼓
掌
歡
迎
由
風
兒
和
高
高
低
低
的
竹
管
合
奏
的
竹
笙
之

歌
。
小
麻
雀
聽
到
了
，
也
飛
進
了
竹
林
中
，
以
靈
巧
的
飛
翔
成
為
指
揮
家
的
手
，
指
導
這
場
演
奏
會
。 

 
 

我
追
逐
著
美
妙
的
音
樂
，
像
夸
父
追
逐
太
陽
般
，
在
林
間
奔
跳
，
踩
得
一
地
冬
天
落
下
的
枯
葉
沙
沙
軋
軋
地
響
。
其
中

有
幾
片
變
成
了
黃
蝴
蝶
，
旋
地
飛
起
又
合
翅
歇
息
了
。 

 
 

阿
媽
抬
起
頭
來
，
從
斗
笠
的
帽
緣
下
拿
眼
睛
瞅
我
一
眼
，
確
定
我
仍
在
她
的
視
線
範
圍
內
，
便
還
是
繼
續
手
中
的
工
作
，

只
從
嘴
裡
吐
蜘
蛛
絲
般
輕
喃
了
一
句
：「
要
小
心
青
竹
絲
啊
！
」 

 
 

微
風
把
話
兒
吹
進
了
我
的
耳
裡
，
我
的
手
腳
頓
時
被
蛛
絲
團
團
纏
綁
，
不
得
動
彈
了
。
再
舉
頭
環
看
青
青
竹
林
，
竹
葉

兒
也
青
青
，
竹
桿
兒
也
青
青
，
愈
看
愈
像
伏
著
趴
著
蜷
著
臥
著
一
尾
一
尾
青
竹
絲
！ 

 

我
乖
乖
回
到
了
阿
媽
身
邊
，
蹲
在
一
旁
看
她
採
竹
筍
。 

尖
尖
細
細
的
筍
穿
出
泥
土
，
像
一
把
一
把
矗
立
的
石
中
劍
。
阿
媽
熟
稔
地
用
手
指
一
折
，
發
出
一
聲
輕
脆
的
響
音
，
手

裡
就
握
著
一
把
竹
劍
了
。
…
… 

       



二
、
你
自
己
決
定
吧      

劉 

墉  
  
   

為
了
搬
家
收
拾
東
西
，
我
最
近
真
是
忙
得
昏
天
黑
地
，
可
是
每
次
問
你
準
備
得
怎
樣
了
？
你
都
好
整
以
暇
地
說
：
不
急

嘛
！
兩
三
下
就
可
以
弄
好
了
。
直
到
今
天
，
距
搬
家
公
司
來
運
東
西
只
剩
兩
天
的
時
間
，
你
才
開
始
拿
紙
箱
到
臥
室
，
卻
又

不
斷
來
問
：「
怎
麼
封
箱
底
？
」「
不
要
的
書
是
否
要
送
給
圖
書
館
？
」「
膠
帶
沒
了
怎
麼
辦
？
」「
前
一
年
的
筆
記
本
要
不
要

保
留
？
」
「
淘
汰
的
書
是
不
是
扔
進
垃
圾
袋
？
」
這
時
我
給
的
答
案
都
是
同
一
句
：「
你
自
己
決
定
吧
！
」 

 
   

你
應
該
很
高
興
聽
到
這
句
話
，
記
得
我
小
時
候
第
一
次
聽
見
你
祖
母
對
我
說
「
你
自
己
決
定
吧
！
」
有
一
種
莫
名
的
興

奮
，
就
像
聽
見
「
王
媽
媽
送
的
壓
歲
錢
，
你
可
以
留
著
自
己
用
。
」
一
樣
地
想
要
跳
起
來
，
因
為
那
表
示
我
可
以
作
主
了
。

作
主
是
多
麼
棒
的
事
！ 

 
   

作
主
是
不
必
凡
事
去
請
示
；
作
主
是
能
按
照
自
己
想
做
的
方
式
去
做
。
作
主
是
擁
有
支
配
的
權
利
！
作
主
是
不
必
再
聽

別
人
使
喚
！
但
記
住
：
作
主
也
是
對
自
己
的
行
為
負
完
全
的
責
任
，
甚
至
對
別
人
負
責
！
因
為
個
人
的
行
為
會
影
響
別
人
，

當
然
自
己
作
主
，
也
就
要
考
慮
對
別
人
的
影
響
。
譬
如
我
是
一
家
之
主
，
聽
起
來
很
有
權
威
，
卻
也
要
對
一
家
人
負
責
；
譬

如
你
母
親
是
入
學
部
的
主
任
，
也
是
「
主
」，
便
要
對
她
的
整
個
部
門
負
責
。
於
是
這
作
主
就
變
得
不
輕
鬆
了
！ 

 
   

今
天
，
我
就
要
你
作
主
！
作
你
收
拾
自
己
東
西
的
主
！
你
可
以
對
自
己
的
東
西
操
生
殺
大
權
，
留
？
不
留
？
帶
到
新

家
，
抑
或
丟
進
垃
圾
袋
？
全
在
你
的
一
念
之
間
！
當
然
，
相
對
地
，
你
也
就
要
考
慮
怎
樣
去
蕪
存
菁
！
或
在
拋
棄
一
樣
不
該

拋
棄
的
東
西
之
後
，
接
受
它
所
造
成
的
損
失
！
尤
其
麻
煩
的
是
，
過
去
你
問
我
怎
麼
做
這
個
，
怎
麼
做
那
個
，
我
都
一
一
解

說
，
今
天
卻
要
你
自
己
解
決
！
你
說
沒
有
封
箱
的
寬
膠
帶
，
我
說
我
有
一
卷
，
但
是
自
己
正
在
用
，
無
法
分
給
你
，
請
你
自

己
解
決
！
你
可
以
翻
箱
倒
櫃
地
找
；
去
鄰
居
家
借
；
請
已
經
能
開
車
的
同
學
載
你
去
買
；
也
可
以
冒
著
雨
，
走
路
到
一
英
哩

外
的
小
店
。
但
請
不
要
問
我
「
該
怎
麼
辦
？
」
今
天
是
你
自
己
看
著
辦
！
不
要
覺
得
我
冷
酷
，
因
為
你
已
經
到
了
應
該
自
己

對
自
己
負
責
的
年
齡
。
你
的
書
不
是
我
的
書
，
我
無
法
為
你
取
捨
；
你
的
紙
箱
也
不
是
我
的
紙
箱
，
我
自
己
都
分
身
乏
術
。

最
重
要
的
是
：
你
不
是
我
，
更
不
是
我
的
影
子
，
我
不
能
為
你
作
主
一
輩
子
！ 

 
   

記
得
我
上
成
功
嶺
的
時
候
，
長
官
曾
說
過
一
段
話
：
打
仗
的
時
候
，
上
面
只
要
求
你
幾
點
幾
分
攻
下
目
標
，
而
不
問
你

的
人
是
不
是
過
度
疲
勞
，
不
可
能
趕
這
麼
快
；
也
不
問
你
的
火
力
夠
不
夠
、
糧
食
足
不
足
，
因
為
他
們
考
慮
的
是
全
盤
戰
況
，

無
法
一
一
照
顧
你
的
需
要
。
總
之
，
你
生
、
你
死
，
是
你
自
己
的
事
！
在
幾
點
幾
分
攻
下
那
個
據
點
，
則
是
你
無
法
逃
避
的

責
任
。 

 
   

是
的
，
責
任
常
常
無
法
逃
避
。
一
個
成
熟
的
人
，
必
定
是
能
從
頭
到
尾
負
責
的
人
。
因
為
他
知
道
：
責
任
是
一
環
扣
著

一
環
的
，
班
長
無
法
達
成
排
長
交
下
的
任
務
，
排
長
沒
法
達
成
連
長
交
下
的
任
務
，
這
樣
一
層
層
推
上
去
，
只
要
下
面
的
人

不
能
完
成
使
命
，
上
面
的
目
標
也
就
無
法
達
成
。
而
戰
爭
是
關
係
國
家
安
危
、
人
民
死
生
的
，
豈
能
有
人
不
負
責
？ 

失
職

的
人
又
怎
能
不
接
受
最
嚴
厲
的
懲
罰
呢
？ 

 
   

回
過
頭
來
，
雖
然
搬
家
不
是
打
仗
，
但
是
當
搬
家
公
司
的
車
子
到
達
時
，
如
果
你
還
沒
有
整
理
好
東
西
，
我
們
全
家
的

行
動
不
都
要
受
影
響
嗎
？
而
隔
天
，
買
我
們
房
子
的
人
就
要
遷
入
，
他
們
原
先
住
的
房
子
，
也
可
能
有
急
著
搬
進
去
的
新
屋

主
，
這
不
也
是
一
環
扣
著
一
環
嗎
？
說
了
一
大
堆
，
還
是
那
句
老
話
：「
你
自
己
決
定
吧
！
」 

     



三
、
下
雨
天
，
真
好      

琦 

君 
  
 

一
清
早
，
掀
開
窗
帘
看
看
，
窗
上
已
撒
滿
了
水
珠
；
啊
，
好
極
了
，
又
是
個
下
雨
天
。
雨
連
下
十
天
、
半
月
、
甚
至
一

個
月
，
屋
裏
掛
滿
萬
國
旗
似
的
溼
衣
服
，
牆
壁
地
板
都
冒
著
溼
氣
，
我
也
不
抱
怨
。
雨
天
總
是
把
我
帶
到
另
一
個
處
所
，
在

那
兒
，
我
又
可
以
重
享
歡
樂
的
童
年
。 

 
 

那
時
在
浙
江
永
嘉
老
家
，
我
才
六
歲
，
睡
在
母
親
暖
和
的
手
臂
彎
裏
。
天
亮
了
，
聽
到
瓦
背
上
嘩
嘩
的
雨
聲
，
我
就
放

了
心
。
因
為
下
雨
天
長
工
們
不
下
田
，
母
親
不
用
老
早
起
來
做
飯
，
可
以
在
熱
被
窩
裏
多
躺
會
兒
。
我
捨
不
得
再
睡
，
也
不

讓
母
親
睡
，
吵
著
要
她
講
故
事
。
母
親
閉
著
眼
睛
，
給
我
講
雨
天
的
故
事
：
有
個
瞎
子
，
雨
天
沒
有
傘
，
一
個
過
路
人
見
他

可
憐
，
就
打
著
傘
送
他
回
家
。
瞎
子
到
了
家
，
卻
說
那
把
傘
是
他
的
。
他
說
他
的
傘
有
兩
根
傘
骨
是
用
麻
線
綁
住
，
傘
柄
有

一
個
窟
窪
。
說
得
一
點
也
不
錯
。
原
來
他
一
面
走
一
面
用
手
摸
過
了
。
傘
主
笑
了
笑
，
就
把
傘
讓
給
他
了
。 

 
 

我
說
這
瞎
子
好
壞
啊
！
母
親
說
，
不
是
壞
，
是
因
為
他
太
窮
了
。
傘
主
想
他
實
在
應
當
有
把
傘
，
才
把
傘
給
他
的
。
在

熹
微
的
晨
光
中
，
我
望
著
母
親
的
臉
，
她
的
額
角
方
方
正
正
，
眉
毛
細
細
長
長
，
眼
睛
謎
成
一
條
線
。
我
的
啟
蒙
老
師
說
菩

薩
慈
眉
善
目
，
母
親
的
長
相
一
定
就
跟
菩
薩
一
樣
。 

 
 

雨
下
得
越
來
越
大
。
母
親
一
起
床
，
我
也
跟
著
起
來
，
顧
不
得
吃
早
飯
，
就
套
上
叔
叔
的
舊
皮
靴
，
頂
著
雨
在
院
子
裏

玩
。
我
把
阿
榮
伯
給
我
雕
的
小
木
船
漂
在
水
溝
裏
，
中
間
坐
著
母
親
給
我
縫
的
大
紅
「
布
姑
娘
」
。
繡
球
花
瓣
繞
著
小
木
船

打
轉
，
一
起
向
前
流
。 

 
 

天
下
雨
，
長
工
們
不
下
田
，
都
蹲
在
大
穀
倉
後
面
推
牌
九
。
我
把
小
花
貓
抱
在
懷
裏
，
自
己
再
坐
在
阿
榮
伯
懷
裏
，
等

著
阿
榮
伯
把
一
粒
粒
又
香
又
脆
的
炒
胡
豆
剝
了
殼
送
到
我
嘴
裏
。
胡
豆
吃
夠
了
再
吃
芝
麻
糖
，
嘴
巴
乾
了
吃
柑
子
。
大
把
的

銅
子
兒
一
會
兒
推
到
東
邊
，
一
會
兒
推
到
西
邊
。
誰
贏
誰
輪
都
一
樣
有
趣
，
我
只
要
雨
下
得
大
就
好
。
下
雨
天
老
師
就
來
得

晚
，
他
有
腳
氣
病
，
穿
釘
鞋
走
田
埂
路
不
方
便
。
老
師
喊
我
去
習
大
字
，
阿
榮
伯
就
會
去
告
訴
他
：「
小
春
肚
子
痛
，
睡
覺

了
。
」
老
師
不
會
撐
著
傘
來
找
我
。
母
親
只
要
我
不
纏
她
就
好
。 

 
 

五
月
黃
梅
天
，
到
處
粘
糊
糊
的
，
母
親
走
進
走
出
地
抱
怨
，
父
親
卻
端
著
宜
興
茶
壺
，
坐
在
廊
下
賞
雨
。
院
子
裏
各
種

花
木
，
經
雨
一
淋
，
新
綠
的
枝
子
頑
皮
地
張
開
翅
膀
，
托
著
嬌
艷
的
花
朵
，
父
親
用
旱
煙
袋
點
著
它
們
告
訴
我
這
是
丁
香
花
，

那
是
一
丈
紅
。
大
理
花
與
劍
蘭
搶
著
開
，
木
犀
花
散
布
著
淡
淡
的
幽
香
。
牆
邊
那
株
高
大
的
玉
蘭
花
開
了
滿
樹
，
下
雨
天
謝

得
快
，
我
得
趕
緊
爬
上
去
採
，
採
了
滿
籃
子
送
左
右
鄰
居
。
玉
蘭
樹
葉
上
的
水
珠
都
是
香
的
。 

 
 

唱
鼓
兒
詞
的
總
在
下
雨
天
從
我
家
後
門
摸
索
進
來
，
坐
在
廚
房
的
條
凳
上
，
唱
一
段
秦
雪
梅
弔
孝
，
鄭
元
和
學
丐
。
母

親
一
邊
做
飯
，
一
邊
聽
。
晚
上
就
在
大
廳
裏
唱
，
請
左
鄰
右
舍
都
來
聽
。
寬
敞
的
大
廳
正
中
央
燃
起
了
亮
晃
晃
的
煤
氣
燈
，

發
出
嘶
嘶
的
聲
音
。
煤
氣
燈
一
亮
，
我
就
有
做
喜
事
的
感
覺
，
心
裏
說
不
出
的
開
心
。
雨
嘩
嘩
地
越
下
越
大
，
瞎
子
先
生
的

鼓
咚
咚
咚
地
也
敲
得
越
起
勁
。
唱
孟
麗
君
，
唱
秦
雪
梅
，
母
親
和
五
叔
婆
聽
了
眼
圈
兒
都
哭
得
紅
紅
的
，
我
就
只
顧
吃
炒
米

糕
、
花
生
糖
。
父
親
卻
悄
悄
地
溜
進
書
房
作
他
的
「
唐
詩
」
去
了
。 

 
 

八
、
九
月
颱
風
季
節
，
雨
水
最
多
。
那
時
沒
有
氣
象
報
告
，
預
測
天
氣
好
壞
全
靠
有
經
驗
的
長
工
和
母
親
抬
頭
看
天
色
。

雲
腳
長
了
毛
，
向
西
北
飛
奔
，
就
知
道
颱
風
要
來
了
。
走
廊
下
堆
積
如
山
的
穀
子
，
幾
天
不
晒
就
要
發
霉
，
穀
子
的
霉
就
是

一
粒
粒
綠
色
的
麴
。
母
親
叫
我
和
小
幫
工
把
麴
一
粒
粒
揀
出
來
，
不
然
就
會
越
來
越
多
。
這
工
作
真
好
玩
，
所
以
我
盼
望
天

一
直
不
要
晴
起
來
，
麴
會
越
來
越
多
，
我
就
可
以
天
天
滾
在
穀
子
裏
揀
麴
．
不
用
讀
書
了
。 

 
 

如
果
我
一
直
不
長
大
，
就
可
以
永
遠
沉
浸
在
雨
的
歡
樂
中
。
然
而
誰
能
不
長
大
呢
？
到
杭
州
念
中
學
了
，
下
雨
天
，
我

有
一
股
淒
涼
寂
寞
之
感
。 

 
 

有
一
次
在
雨
中
徘
徊
西
子
湖
畔
。
我
駐
足
凝
望
著
碧
藍
如
玉
的
湖
水
和
低
斜
低
斜
的
梅
花
，
卻
聽
得
放
鶴
亭
中
響
起
了

悠
揚
的
笛
聲
。
弄
笛
人
向
我
慢
慢
走
來
，
低
聲
對
我
說
：「
一
生
知
己
是
梅
花
。
」
我
也
笑
指
湖
上
說
：「
看
梅
花
也
在
等
待

知
己
呢
。
」
衣
衫
漸
溼
，
我
們
才
同
撐
一
把
傘
歸
來
。 

 
 

那
是
許
多
年
前
的
事
了
，
笛
聲
低
沉
而
遙
遠
，
然
而
我
卻
仍
能
依
稀
聽
見
，
在
雨
中...

...
. 

    



四
、
吃
冰
的
滋
味      

古
蒙
仁 

  
 

夏
日
吃
冰
，
是
人
生
的
一
大
享
受
。 

 
 

人
的
一
生
中
，
最
適
合
吃
冰
的
年
紀
，
是
小
學
到
初
中
這
個
階
段
。
所
謂
的
暑
假
，
也
幾
乎
是
冰
棒
、
冰
水
或
刨
冰
的

代
名
詞
。
一
旦
把
冰
抽
離
，
相
信
每
個
人
的
童
年
都
會
黯
然
失
色
。 

 
 

現
在
社
會
富
裕
了
，
小
孩
對
冰
的
選
擇
可
說
是
五
花
八
門
、
應
有
盡
有
。
從
最
早
的
芋
冰
，
到
國
外
進
口
的
冰
淇
淋
；

從
一
枝
五
元
的
冰
棒
，
到
一
客
百
元
火
燒
冰
淇
淋
，
集
合
了
傳
統
的
口
味
與
最
尖
端
的
食
品
科
技
，
現
代
人
誠
然
口
福
不
淺
。

尤
其
是
嗜
冰
如
命
的
小
孩
子
們
，
更
是
得
其
所
哉
。
一
個
夏
天
下
來
，
吃
掉
的
冰
恐
怕
都
要
多
過
自
己
的
體
重
。 

 
 

現
代
的
冰
品
，
拜
科
學
昌
明
之
賜
，
固
然
色
彩
繽
紛
，
花
樣
百
出
，
但
單
就
口
味
而
言
，
比
起
臺
灣
早
年
的
冰
製
品
恐

怕
就
遜
色
了
。
原
因
無
他
，
早
期
的
社
會
單
純
，
小
生
意
人
講
的
是
信
用
，
貨
真
價
實
，
童
叟
無
欺
。
近
人
講
究
包
裝
，
較

重
外
表
，
內
容
則
能
省
則
省
，
一
般
消
費
者
很
難
逃
過
這
種
障
眼
法
，
品
質
就
缺
乏
保
障
了
。 

 
 

小
時
候
，
我
住
在
臺
糖
宿
舍
裡
，
臺
糖
福
利
社
生
產
製
造
的
冰
水
和
冰
棒
一
向
名
聞
遐
邇
。
最
著
名
的
是
花
生
冰
和
紅

豆
冰
，
一
枝
只
要
一
毛
錢
，
冰
水
一
杯
五
毛
，
以
現
在
的
幣
值
來
看
，
實
在
有
夠
便
宜
。
但
當
時
一
般
小
公
務
員
家
庭
，
兒

女
眾
多
，
小
孩
難
很
有
什
麼
零
用
錢
，
一
天
三
餐
能
夠
吃
飽
，
已
不
容
易
，
因
此
那
吃
到
一
根
冰
棒
，
已
是
天
大
的
享
受
了
。

一
根
冰
棒
含
在
嘴
裡
，
總
要
舔
上
半
天
，
才
捨
得
吃
完
。
看
得
旁
邊
圍
觀
的
小
孩
垂
涎
三
尺
，
卻
只
乾
瞪
眼
的
分
。 

 
 

臺
糖
產
製
的
冰
棒
和
冰
水
，
使
用
的
都
是
道
地
的
砂
糖
，
絕
不
含
糖
精
，
不
管
口
味
或
衛
生
，
都
遠
較
一
般
市
售
的
冰

品
為
佳
，
因
此
每
到
夏
天
，
糖
廠
福
利
社
前
總
是
大
排
長
龍
，
爭
購
各
類
冰
品
。
晚
到
一
步
的
可
能
要
向
隅
。
小
孩
子
們
吃

過
冰
棒
之
後
，
還
捨
不
得
丟
掉
，
因
為
竹
製
的
桿
子
，
可
拿
來
做
遊
戲
，
人
人
蒐
集
成
捆
，
聚
集
愈
多
，
便
愈
受
尊
敬
，
因

此
小
朋
友
都
視
為
寶
貝
。 

 
 

除
了
冰
棒
和
冰
水
之
外
，
刨
冰
也
是
相
當
普
遍
的
冰
品
。
一
般
都
在
小
攤
子
販
賣
，
小
攤
設
在
樹
蔭
下
，
或
釘
幾
塊
門

板
遮
擋
太
陽
。
刨
冰
的
種
類
繁
多
，
主
要
有
四
果
冰
、
粉
圓
冰
、
仙
草
冰
、
愛
玉
冰
、
米
苔
目
，
或
由
其
中
二
至
三
種
混
在

一
起
。
當
時
的
刨
冰
機
是
手
搖
的
，
看
老
闆
從
木
箱
中
拿
出
一
大
塊
晶
亮
的
冰
塊
，
軋
入
刨
冰
機
中
，
然
後
飛
快
地
搖
轉
起

來
時
，
那
冰
屑
就
像
雪
花
一
般
，
一
片
一
片
飛
落
盤
中
，
俄
頃
堆
積
成
一
座
小
冰
山
。
老
闆
再
淋
上
糖
水
，
光
看
這
等
光
景
，

已
讓
人
消
去
大
半
暑
氣
，
等
端
在
手
中
，
一
匙
一
匙
挖
入
嘴
裡
，
冰
花
瞬
即
融
化
，
融
入
舌
尖
，
那
種
沁
涼
暢
快
的
感
覺
，

足
以
將
豔
陽
融
化
掉
。 

 
 

這
些
刨
冰
的
添
加
物
，
像
四
果
、
粉
圓
、
仙
草
、
愛
玉
，
或
色
彩
鮮
豔
、
或
澄
澈
剔
透
、
或
方
塊
結
晶
，
看
起
來
都
足

以
奪
人
眼
目
，
令
人
愛
不
忍
吃
。
這
是
傳
統
冰
製
品
在
視
覺
上
的
一
大
發
明
，
讓
人
在
烈
日
豔
陽
之
下
，
萌
生
更
多
的
想
像
，

可
以
說
已
達
到
了
藝
術
的
境
界
。 

 
 

此
外
還
有
一
種
芋
冰
，
它
們
裝
成
大
桶
，
由
小
販
騎
著
腳
踏
車
沿
街
四
處
販
賣
兜
售
，
小
販
手
上
還
持
有
鈴
鐺
，
一
路

騎
來
，
串
串
鈴
鐺
聲
響
徹
街
頭
巷
尾
，
人
人
便
知
是
賣
芋
冰
的
小
販
來
了
，
便
一
哄
而
上
，
團
團
將
小
販
圍
住
。
小
販
賣
芋

冰
有
兩
種
方
式
，
一
種
按
顧
客
需
要
，
五
毛
錢
一
瓢
；
也
有
用
賭
注
的
。
小
販
有
一
木
製
圓
盤
，
上
畫
若
干
等
分
，
每
等
分

言
明
芋
冰
大
小
；
顧
客
拿
著
小
鏢
，
射
在
轉
動
的
木
盤
上
，
射
中
那
份
便
拿
那
份
，
俗
稱
「
射
芋
冰
」
。
小
孩
最
喜
歡
玩
這

種
遊
戲
，
每
次
小
販
一
來
，
便
纏
著
不
放
。
有
生
意
上
門
，
小
販
當
然
樂
不
可
支
，
總
會
讓
每
個
小
蘿
蔔
頭
射
個
痛
快
，
直

到
他
們
口
袋
裡
的
錢
全
被
掏
光
為
止
，
然
後
又
搖
著
手
上
的
鈴
鐺
，
騎
著
腳
踏
車
逐
漸
遠
去
。 

 
 

這
些
童
年
吃
冰
的
記
憶
，
如
今
多
已
消
失
殆
盡
，
這
一
代
的
小
孩
子
再
也
無
從
體
會
那
種
樂
趣
。
每
到
夏
天
吃
冰
時
，

我
都
會
想
起
這
些
往
事
，
像
鄉
愁
般
地
隨
著
現
代
化
的
冰
淇
淋
一
一
嚥
下
，
竟
別
有
一
番
古
老
的
滋
味
在
心
頭
。
冰
淇
淋
的

味
道
雖
好
，
但
總
難
敵
童
年
那
份
甜
美
的
記
憶
啊
！ 

 


